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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畅通，给聊城
带来了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漕
挽为咽喉，天都之肘腋”，聊城被称为“江北
一都会”，经济发展迅速，同时，文化教育相
应得到普及，一时间，作为东昌府驻地的聊
城私塾遍布、书院林立，聊城士子遍及朝
野，同时出现了众多书香世家和藏书家，人
们热衷于读书学习，进而带动了刻印出版
业的繁荣。

读书痴迷，书写传奇

聊城位于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会通河
段)核心位置。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大运
河成为南北物资、人才、信息流动的“黄金
水道”。官宦、商旅、文人学子经此频繁往
返，不仅带动了聊城的经济繁荣，也使之成
为南北学术思想交会之地。运河通航给人
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当时聊城的许多
文化世家学风日盛。

明代聊城人朱延禧自幼读书用功，于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他先任翰林
院检讨，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并充任日讲
官，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任日讲官时，因
陈述得体，被熹宗称为“讲官第一”，累官至
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最传奇的是聊城人傅以渐，他从小悟
性极高，勤奋好学，每日燃灯夜读。但其家
境贫寒，家中灯油有限，常常是灯油用尽，
无法继续读书，为此，他很是苦恼。不过，好
读书的他，总能想出读书的办法。晚上有人
挑灯摆摊，傅以渐就前去借光读书。离他家
不远的一座寺庙，夜间灯火通明，同样也留
下他夜读的身影。住持见他读书专注、淡定
自若，认定他将来一定能成大事，就专门为
他燃灯，供其夜读。就这样，傅以渐得以博
览群书，学业大进，在院试、乡试中榜上有
名，最终在清顺治三年(1646)考取状元，书
写了一段传奇故事。

聊城历史上还有一个爱读书的典
范——— 邓钟岳。邓钟岳幼时家境尚可，其祖
父邓秉恒为官，父亲邓基哲也很有学识。他
们家在城南建有一处园林，里面建有藏书
楼，有大量藏书，这里成了邓钟岳的读书好
去处。但好景不长，邓钟岳的父亲较早去
世，他不得不操持家务、抚养弟弟妹妹，指
导他们读书学习。虽然家务较多，邓钟岳并
未放弃读书，对四书五经特别是《易经》，他
一遍一遍地研习，一有心得，便马上书写下
来。清康熙六十年(1721)，邓钟岳进京赶考，
殿试时名列前茅，为当年状元，后终成一代
名臣。

清康熙年间的聊城人任克溥刻苦读
书，中进士后，官至刑部左侍郎，后回到老
家聊城隐居。他用积累的俸禄兴建了一座
绮园，设书房与后花园，在此环境中“读书
写字，督课子孙”。此外，他将家中田产收入
陆续资助地方建设学校，助百姓子弟读书，
而且他亲自去学校讲课，进一步助推了聊
城的读书热。《聊城县志》中这样记载：“克
溥孝友性成，读书忘倦，急难好施，家居二
十余年，捐偿学庙等，祀乡贤。”

藏书大家不断涌现

明清时期聊城的读书热，同时带动了
藏书热。当时的耕读家庭和文化世家，或为
子弟读书学习，或为自身爱好，或为传承文
化，纷纷建起自己的藏书楼，有的收藏图书
数十万册，其中就有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的海源阁。

聊城的私家藏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
发展于宋、元，繁荣于明、清。千余年间，聊
城出现的著名藏书家有六十余人，代表人
物有于慎行、邓钟岳、王曰高、杨以增等，他
们借助运河交通的便利，把南北各地搜集
到的图书典籍运回家乡聊城。

明清时期聊城藏书家的藏书丰富，不
仅多金石、字画，还有戏曲、医籍、经藏、甲
骨文及先贤典籍等各种专藏，在藏书数量
及质量方面达到鼎盛，且多抄本、刻本、善
本甚至珍本、孤本，还都多加校雠，比较准

确，从而为保存、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作出
了贡献。

聊城杨氏一族从道光年间开始收藏图
书，建起了著名的海源阁，先后传承四代，
历时一百多年。

海源阁的第一代主人叫杨以增，他从
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以嗜书闻名于世。清道
光年间中进士，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后
升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
使、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他在江南做
官时，江南藏书最盛，因战乱等原因散失民

间，杨以增抓住机遇，先后购得十万卷，通
过运河运回家乡聊城。为了收藏这些图书，
他建起了海源阁，分别收藏，楼上为宋、元
精版，楼下为充宋、充元、明版、殿版、手抄
本。

杨以增的次子杨绍和与父亲一样酷爱
藏书，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他继承了杨以增
的藏书事业，并广搜海内善本，扩充库藏。
同治初年，杨绍和在北京为官时，购得大批
乐善堂藏书，运回聊城，甚至将海源阁书库
塞满还无处安放，他就将部分藏书移放于

城郊的私家园林陶南山馆中。海源阁藏书
楼的藏书突破20万卷，一跃成为与江苏常
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陆氏皕宋楼、
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的清末四大藏
书楼之一。

刻印出版蓬勃发展

聊城的读书热和藏书热，自然带动了
刻书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明清时期，聊城成
为江北刻书印书行业的中心之一，一时出
现了书庄林立、刻印繁荣的景象。这与山西
平阳府大批移民人口带来的雕版印刷技艺
也是分不开的,

据史料记载，聊城刻书业在明代中后
期开始萌芽，清康熙年间已有多家书庄作
坊，到了乾隆年间，书业逐渐繁荣起来。乾
隆年间，聊城的雕版印刷古籍有东郡二酉
堂刻印的《应制体诗》《唐诗灵通解初集》，
东郡锦文堂刻印的《新镌对联锦囊》，文英
堂刻印的《今诗合刻试律浅说易知集》，崇
文堂刻印的《崇文字汇》，三友堂刻印的《增
补四书左国辑要》等。

清嘉庆、道光年间，聊城的刻书业更是
达到鼎盛阶段，出书有文蔚堂刻本《紫阳易
经》、文筠堂版本《时艺阶》、宝书堂刻本《铜
板五方元音大全》，书业成印有《周礼精华》

《古文释义新编》，叶氏书林有《墨谱》《制艺
简摩集》，经余堂出过《诗经体注图考大全》

《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等。
清末，聊城设立东昌中学和东昌师范

等学校，更是带动书籍、纸墨类行业日益兴
盛。通过当时的俚曲《逛东昌》，就能感受到
聊城印书业的繁盛：“书铺开了几十处，刻
版印书销四方。四大家名声通四海，贸易远
达黑龙江。首屈一指书业德，宝兴、有益、善
成堂……书店事业冠全省，各地书贩奔东
昌。”运河沿线的码头如聊城东关等吸引了
各地商帮聚集，商业资本介入刻书业与书
籍贸易，促使本地形成了集图书生产、流
通、消费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清代聊城的
书坊将书籍销往各地，正是依赖于“运河—
海运—内陆”的商路网络。

到了光绪年间，宝兴堂、有益堂、文英
堂、崇文堂等大中型书庄不断出版大量图
书，销往大江南北，给聊城增光添彩。

中小型书庄也纷纷亮相，分上一杯羹，
其中，万育堂出过《增补寿世保元》《小儿推
拿广意》，书宝堂出过《九章算法》《医林改
错》，诚善堂出过《大圆觉真经》《李翠莲转
皇宫》，金善堂出过《论语》《孙膑上寿》《对
联大全》，鲍乾元出过《四书五经音韵》等，
可见当时聊城出版业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大
街小巷、方方面面。

当时，聊城刻书、印书与北京的琉璃
厂、上海的棋盘街齐名。白寿彝主编的《中
国通史》中就指出 :“晚清时期，书肆、书坊
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
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
地。”

士多才俊，文风称冠

清宣统版《聊城县志》载：聊城“士多才
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据史料记载，明、清
两代山东被录取的进士共4047人，状元11
人，其中，东昌府所属州县，考中进士290
人、状元3人，单是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
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

“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这一切，与聊
城的读书热是分不开的。

聊城的耿氏家族，是影响巨大的文化
世家之一。据记载，耿氏祖籍馆陶，明宣德
年间，耿氏始祖耿邃隶属平山卫军籍，移居
聊城。耿家的读书仕进最为显著，其一家就
曾出过五个进士。耿邃的曾孙耿明，是明弘
治九年(1496)丙辰科进士；耿明的曾孙耿如
杞，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进士；
耿如杞的次子耿章光，是明崇祯十年(1637)
丁丑科进士。到了清康乾年间，耿家出了耿
愿鲁、耿贤举两位进士。

耿家“一门五进士”，尤其重视气节教
育，耿明、耿如杞、耿章光不仅中了进士，更
是皆以忠义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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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今年4月第四周
又是第一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在历史上，山东有
一座城市堪称读书之城，即明清时期得益于京杭
大运河畅通而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教育普及，被称
为“江北一都会”的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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